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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仁，1939年12月生于江苏泰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测绘遥感是一项强国、富国、利民的

事业，对它的探索是永无止境的。”在李德

仁看来，衰老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自然规

律，“但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为国家创新

到老，是我毕生不变的追求！”

“测绘，是国家建设的尖兵”

“爱我中华，兴我家邦”，这是曾祖父留

给后辈家训的第一句，也是影响李德仁一

生最深刻的一句。

1985年，李德仁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

完成博士学业。面对国外多家高校与科研

机构抛出的橄榄枝，已在业内小有名气的

他，毅然放弃高薪邀约，在答辩结束后立刻

回到祖国，走上了母校武汉测绘科技大学

（后并入武汉大学）的讲台。

当时中国的测绘遥感现状让李德仁产

生了深深的焦虑：起步晚、技术落后、人才

少、元器件依赖进口……“测绘，是国家建

设的尖兵。要用国产的数据，用中国人的

方法解决卫星遥感应用问题。”回国后的李

德仁带领团队坚持开展基础研究与技术创

新，向一个又一个难题发起挑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进

行边界划界谈判，需要1:50000比例尺的地

图。由于历史原因，边界地区遗留了大量

地雷，靠人力完成野外实地测量工作，必定

会危险重重。李德仁带领团队开展攻关，

成功突破惯导与传感器集成的时间同步与

精确标定等关键技术，研发出3S集成的航

空遥感与低空无人机遥感数据获取与实时

处理系统。

汶川地震后，李德仁带领测绘遥感信

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团队迅速赶赴汶

川。在处置唐家山堰塞湖险情时，他们利

用航空遥感获取详细数据，并上报抗震救

灾指挥部，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0年，我国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

重大专项（以下简称“高分专项”）正式启

动。李德仁亲自带领团队开展高精度数据

处理技术攻关。经过10年的建设，高分专

项已实现我国遥感卫星系统的自主可控。

不停歇地创新

“聪明且勤奋”，这是妻子朱宜萱在大

学时对李德仁的第一印象。

大学时代的李德仁，是图书馆的常

客。他不但把馆内专业文献翻了个遍，还

“大胆”地揪出苏联教科书中的错误，并把

心得文章送到我国航测与遥感学科奠基人

王之卓教授的案头。看到文章的王之卓倍

感兴奋，在文稿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39岁

的李德仁再次回到恩师王之卓身边，攻读

研究生。随后，他拿到珍贵的留学资格，投

身到国际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阿克曼

教授门下攻读博士。

“航空测量数据量十分庞大，如何区分

偶然误差、系统误差和粗差一直困扰着测

量学界的科研人员。”李德仁以此作为自己

的博士论文研究课题。不到两年时间，李

德仁便攻克了这一难题。在斯图加特大

学，他 1分+5星的答辩成绩至今无人超

过。阿克曼高度评价：“我为此文而激动！”

要读书，且勤于思考，不停歇地创新

——这既是李德仁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

对年轻人的期许。

6位院士为武汉大学测绘遥感本科生

同上一门基础课，李德仁与武汉大学的测

绘领域同行已经坚持了20多年。在他们的

带领下，武汉大学遥感技术学科已经连续7
年排名世界第一。“看着一代又一代人成

长，我感受到了无穷的力量！”培养出中国

科学院院士1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10余
人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多人成为国

内外知名高校教授……提起学生们的成

绩，李德仁无比欣慰。

薛其坤，1963年12月生，山东

蒙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

学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44年前，一位志气少年，手捧

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出沂蒙大山，

投身科学世界；44年后，虽已年过

花甲，他仍热情不减……

追求极致

提起薛其坤，“勤奋”，几乎是所

有同事和学生对他的第一印象。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理

学院原院长朱邦芬曾感叹：“其坤有

着远超普通人的旺盛精力。我有一

次和他出差，飞机到北京已经快晚

上12点了，他还要到实验室去看学

生在做什么，有没有新的发现。”

因早上7点就在实验室埋首工

作、晚上11点才离开，薛其坤被清华

园 的 师 生 亲 切 地 唤 为“7- 11 先

生”。1992年，作为中日联合培养博

士生，29岁的薛其坤到位于日本仙

台的东北大学樱井利夫实验室，学

习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扫描隧道显

微镜技术。就是在那里，他开启了

“7-11式”的工作节奏，形成了严谨

求实的工作作风。

在薛其坤看来，精益求精、追求

极致，是熟练掌握和发展研究工具

和方法的诀窍，更是提高研究创新

能力的有效途径，而这在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实验的样品制备测试过程

中，得到很好体现。“我们利用5台精

密仪器，制备测试了1000多个样品，

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一个实验。每

次失败后，我们优化样品、改进方

法；又失败了，再优化、再改进。历

时4年多才最终完成。”

发出中国科学家最强音

2023年10月，国际凝聚态物理

领域的最高奖巴克利奖花落中国，

薛其坤成为70年来首位中国籍获

奖者。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凝聚态物

理中的一个重要量子效应。长期以

来，使其“现身”并实现实验观测的

难度极大。从2009年起，薛其坤联

合清华大学物理系、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多个

研究组组成攻关团队。2012年底，

在制备测试1000余个样品、闯过一

道道难关后，薛其坤团队终于成功

在实验中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该成果于2013年发表在国际期

刊《科学》上，被审稿人称为“凝聚态

物理界一项里程碑式的工作”。

“作为一名科学家，一定要有为

我们国家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努

力作贡献的担当和责任。”他说。

让基础研究之根扎得更深

在薛其坤看来，基础研究是整

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根扎得越深，科

技创新之树才会越枝繁叶茂。

科研之路没有坦途。遇到研究

停滞不前时怎么办？“这时我会找团

队成员聊聊天，关键时刻把这些孩

子‘拽回来’。”钱学森先生曾说过，

“常常是最后一把钥匙打开了门。”

在薛其坤看来，这至少包含两层哲

理：一是在找到开锁钥匙之前，要坚

持不断试错；二是坚信总会有一把

钥匙能把锁打开。

“回看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感

觉，每个人都要有一种信念。”薛其

坤说，“当你有了信念，不管遇到多

大的困难、经受着什么样的考验，都

会因为有坚定的信念而笃定向前、

乐此不疲。” （本版摘自6月25日
《光明日报》）

李德仁：为国家创新到老
·李春剑·

薛其坤：把不通的路走通
·张 胜·

6月 24日，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揭晓。85岁的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李德仁院士、61岁的凝
聚态物理领域科学家薛其坤院士获得中国科技界崇高荣誉。其中，薛其坤成为该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上接第1版）正在铜矿上讨生活的邓敦

华，成了邓稼先故居铁砚山房第一任讲

解员。

每年，数十万游客来铁砚山房参

观。“你见过邓稼先吗？”这是邓敦华在

讲解中最常被人问起的问题。“没有。”

邓敦华诚实地说，“却越来越像曾经见

过。”

寻找，在青春的赛道上

在B站搜索“邓稼先”，单条视频最

高播放量超过50万，更有数以万计倾注

真情的“弹幕”。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

“可爱”。

邓稼先年轻时，爱听京剧，能用德

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是乒乓球爱

好者，喜欢下馆子。“他是有血有肉、有

情有义的普通人。”邓稼先的儿子邓志

平这样评价父亲。

年轻人爱他，是因为他让人仰望。

他用22个月就取得美国普渡大学

博士学位，年仅26岁，被人称作“娃娃博

士”。获得学位第九天，他便乘船回国，

投身新中国建设。

“邓稼先”三个字，如同精神火炬。

今年初，山西临汾，一写字楼广告

位张贴出钱学森、邓稼先、李四光、钱三

强的海报。网友们评论：“他们是我们

应该追的星。”

四川绵阳、安徽怀宁……邓稼先的

塑像，立在全国多个他曾工作、生活过

的地方。塑像前常有鲜花、瓜果，还有

一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他们会在塑

像前，静静注视，或是围着塑像走一圈，

诉说心事。一些地方甚至不约而同形

成一种习惯，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离

家之前便由父母领到塑像前合影。这

是一种铭记，更是一种鼓励。

寻找，在恒久的现在与未来

邓稼先在哪？这也是萦绕在新华

社记者顾迈男脑海中的问题，如今她已

经92岁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顾迈男在国家

科学技术委员会采访。偶然听说物理

学家杨振宁来访时，曾问一个北京大学

核物理系的学生知不知道邓稼先，对方

答从没听说这个名字。杨振宁大为惊

异，说邓稼先为国家做出那么大的贡

献，中国学核物理的大学生竟然都不知

道他的名字！

“这番话引起我很大的震动。邓稼

先是谁？他在哪里？”顾迈男回忆，记者

的责任心促使她开始寻找邓稼先。几

经周折，终于在核工业部问到了这个

人，却发现要使其从不为人知到广为人

知殊为不易：他的工作领域涉及国防机

密，且参与研制“两弹”的科学家那么

多，单独抽出一个人来宣传，行得通吗？

当时，核工业部办公厅主任李鹰翔

听闻顾迈男的来意，带她拜访了国防科

工委的负责人朱光亚。谈到能否报道

邓稼先，李鹰翔提议：“邓稼先病得很厉

害，先报道他……”就这样，顾迈男成为

采访邓稼先的第一位记者。

1986年，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

内，顾迈男第一次见到邓稼先。“他穿一

件白底蓝布条的病号服，脸上皱纹很

深，病得很重，但很乐观。”顾迈男记得，

邓稼先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工作以及世

界各国进行核军备竞赛的情况，唯独

“对于工作的艰苦，他什么都没提”。

而后，顾迈男又前往邓稼先工作的

地方——九院（中国核武器研究设计

院），用半个月一口气采访了邓稼先的

同事、领导以及九院的炊事员、司机等

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写完了长篇通

讯《“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5月31日，新华社《瞭望》周

刊首发了这篇通讯。近一个月后，《人

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同时向全国人民

公布邓稼先的事迹。“邓稼先”这个名

字，从此被刻印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1986年夏，顾迈男带着刊登出来的

报道，再次走进邓稼先的病房。他用冰

凉的双手紧握她的手，连说了两遍“谢

谢你”。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邓稼先曾问

过：“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如今，人们寻找邓稼先，会回答：

“我们找到了，也在继续找。” （摘自6
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陈诺等文）


